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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志愿者

一时间，铁锹铲雪声、扫把扫雪声、碰撞声编织出一曲和谐美

妙的乐章。

烟 花

外公换车记

在那烟花闪耀的地方，我似乎又望见姥姥家那条熟悉的河流，那

座熟悉的村庄，那栋熟悉的楼房，还有姥姥那熟悉的笑脸……

我的奖励是伴随着未来，倾泻进来的光。

笔尖凝结的墨，好像变成了光点。

外公72岁生日时，兴高采烈地说出了自己的生日愿

望，他要考驾照！

时间在新年的钟声中溜走，也

从我手中的糖人中溜走。

糖
人
的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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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黄土土

“大家静一静，告诉你们我刚才许的愿
望——我要报名考驾照，明年买小车！”外公
清了清嗓子，神清气爽地说道。顿时，屋内
掌声雷动。上周六是外公72岁生日，晚饭
后，孩子们围着外公点蜡烛许愿。外公许完
愿后，兴高采烈地说出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外公话匣子一打开，再也收不住了。20
世纪70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因为他是村里有
文化的青年，成为村里的手扶拖拉机手。那
时，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天，泥泞不
堪。有一次雨后出车，道路泥多打滑，拖拉机
突然滑进路边的一个大泥坑里，他被拖拉机扶
手甩出好几米远，摔得鼻青脸肿，所幸只是皮
肉伤，并无大碍。

后来，中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外公不再
开拖拉机了，每日辛勤地耕作自家的田地。
1979年，他买了人生的第一辆“车”——上海凤
凰牌二八大杠自行车，成为村里寥寥无几的有

“车”人。那时，村里的泥巴路变成了石子路。
又过了几年，村里有人买了摩托车，那速

度比自行车快得多了。外公不甘示弱，买了一
辆“嘉陵牌”摩托车。于是乎，他就每天骑着摩

托车外出干活，大大节省了出行时间。可到了
冬天，寒风凛冽，刮在脸上，刀割一般，手脚也
冻得冰冷。他因此落下病根——膝盖酸痛。

再后来啊，村里的石子路变成了宽敞的
水泥马路，两旁还安装了路灯。村里有人开
上了小汽车。外公为了把几个子女培养成
才，每日起早贪黑地劳作，无暇考虑小车驾照
的事情。

如今，水泥路又变成了宽阔的柏油大道。
外公已年过七十，按照老政策不能报考驾照。
2020年11月20日，国家放宽了小型汽车驾
驶证申请年龄，70周岁以上的老人也可以报
考了。看到这个政策后，他随即下定决心去报
考，要实现自己的小车梦。

“ 外公，你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换车记
啊！”我不由感叹道。

“是啊，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怎么想得
到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啊！”外公开心地
说着。

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祖国在发展，
时代在变迁。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外公正驾着
他心爱的小汽车，满面春风，嘴里哼唱着：“我
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指导老师：求铁英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魏佳怡

星星照着空旷的夜，也照着我，闪着未来也吹
着过去，我看见光灌了进来……

“出来一下。”
一下课，我就被老师叫住了。忐忑不安地跟

在老师身后，心里仿佛有七八个水桶堆在一起 ,
下一秒就要打翻 。

“你知道你的数学成绩吗？”
老师开门见山的攻势就打了我一个措手不

及。我支吾了一下想要辩解，却被老师摆摆手堵
回去了。

“这点成绩对你是不够的。状态不对的话要
赶紧调整。”

“别忘了你想要什么。”
老师的话犹如一把利剑刺破了我的自欺欺

人，临近大考的我并没有拿出我的所有努力，而是
畏惧地穿上假装很努力的外衣。我真的知道，自
己想要什么吗?

回到家里的我拉开厚重的窗帘，撞进了一轮
星空里。

“每一个尘世的人，都有一颗星星在闪烁。”
那么需要多努力，才能看见自己的光点？
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当我打开灯光，举

起笔时，满天星空都只是为我闪耀 。
打开新拆封的试卷，我选择先从我的老对

手——几何开始练起。几何仿佛是我终生之
敌，不熟练的题型挡在了我的前面。我慌张地
在演算纸上写着，生怕漏了一个条件，然而思绪阻塞, 一道大
题还是算不出来，烦躁和焦躁涌上心头。我只得深吸一口气再
投入学海中。

笔尖与纸张摩擦起舞的声音，窗外虫儿隐隐的鸣叫是我的
伴奏。演算的草稿纸，脑中的知识点，是我的武器。寂静的黑
夜，无谓的虚荣，和远方的未知是我的敌人。

而我的奖励是伴随着未来，倾泻进来的光。笔尖凝结的墨，
好像变成了光点，闪耀，上升。

指导教师：姜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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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西工大附中分校
初二（C8）班 贺梓帆

印象中，小时候最爱的甜
食便是糖人，那是只能在过年
才能尝到的美味。

每到大年初一初二的时
候，在一串火红的灯笼下，总会
站着两三个卖糖人的小贩，给
新年增添了几分不一样的味
道。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缠
着爷爷给我买糖人吃，爷爷递
上钱，那卖糖人的小贩便从锅
里绞上一点姜糖，做出个形来，
往案桌上一拍，糖人就做好
了。我和爷爷一人一个糖人捏
在手里，心里都洋溢着喜悦。
我轻轻咬下一口，糖粘在我的
牙齿上，我笑盈盈地戳了戳爷
爷，让他看我的牙齿，爷爷也会

照做。我们爷孙俩一人捏一个糖人，往家走去。
时间在新年的钟声中溜走，也从我手中的

糖人中溜走。
我再大一些，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依旧喜欢

过年，也依旧恋着糖人的味道。新年里，我照旧
和爷爷一起出去逛，爷爷把钱拿给那卖糖人的
小贩，那人还是依着老法子做出两个糖人给
我。我习惯性地把其中一个递给爷爷，爷爷只
是摆摆手，告诉我他老了，牙齿不好，咬不动
了。这两个糖人就都归我了。我咬下了一口，
让它粘在牙上，转头看着爷爷傻笑，爷爷摸了摸
我的脸，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

那一年，爷爷去世了。
他走在除夕夜的前几天。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我一个人出来了。站

在卖糖人的小贩跟前，给他递过钱，看着眼前
熟悉的一切，我眼里满是泪水。我接过糖人，
就那么看着……我哭了，哭得很伤心，泪水滴
在糖人上，最终，糖人化了，掉在了地上。我知
道已经拾不回来了，但我还是想把它拼起来，
还想再试一试糖人粘在牙齿上的那种甜。可
是，我做不到。

我一直怀念糖人的味道。
指导教师：惠军明 柯丽莎

■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5)班
江雨桐

除夕夜，夜已经很深了，我坐
在回姥姥家的火车上，凝视着窗
外。

窗外一片漆黑，天边仅有稀疏
的几颗星星闪烁着些微弱的光，又
或许那是远处人家的灯火。冬天
的夜晚充斥着寒冷的气息，冷清的
车厢里只有零星几个人，空气似乎

也更加清冷，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
缭绕几下就很快消散了，但是，不
曾消散的是在寒冷中散发着炽热
的回家的兴奋。窗外的景物被夜
色笼罩着，连模糊的轮廓也几乎看
不见，显得格外寂静，耳里只有火
车隆隆的声响，和着我跳跃的心
情。

我靠在窗边，呆呆地望着窗外
的黑夜。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远方
闪现几道光柱，紧接着许多耀眼的

花朵在夜空中绽放，是烟花，我一
下惊喜起来。然后突然之间，许多
烟花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喷发出来，
仿佛事先约好似的，一大片一大片
烟花不断地跃入空中，然后绽放。
火车飞速地前行，烟花也一直绽
放，仿佛一幅动人的影片，只是这
天地就是那巨大的荧幕。

烟花在漆黑的夜空画出一道
道靓丽的线条，虽然只是一瞬，但
却让原本寂静无声的夜色变得缤
纷绚丽，让我感觉那样的温暖亲
切，就如同往年在姥姥家看到的烟
花一样。真的，那绽放烟花的人家
说不定也是一个小女孩的姥姥家，
慈祥的姥姥正带着乖巧的外孙女
其乐融融地在欣赏烟花呢。哎，不
知道姥姥家这会儿有没有正在放
烟花呢？

看着那一个个烟花划破夜
空，绽放出自己最美的色彩，我回
家的兴奋与炽热也放大了许多
倍。这烟花就像一团火，在这寒
冷的春节的夜晚，融化了车厢里
的清寂，带来了回家的温暖与幸
福，我的心里不禁又增添了一份
轻松与期待。

火车在烟花的光芒中疾驰，那
些美丽的烟花似乎在用自己短暂
的光芒照亮我们回家的路。在那
烟花闪耀的地方，我似乎又望见姥
姥家那条熟悉的河流，那座熟悉的
村庄，那栋熟悉的楼房，还有姥姥
那熟悉的笑脸……

指导教师：王峰

■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12）班
顾元铭

夜晚，我坐在窗前的写字台前
阅读，寒风敲打着我的窗户，吹散
了我的思绪。我抬眼望去，已经下
了一整天的雪，窗外是白茫茫一
片。我埋下头，继续我的作业。

“吱嘎～”窗外传来了一声刹
车声，这肯定不是爸爸，这几天雪
下得很大，爸爸都是坐地铁上下
班。我头也不抬继续奋笔疾书。

“咚咚咚～”，我仿佛听到了敲
门声，是爸爸回来了！我兴奋地打

开了门，一阵寒风扑面而来，我差
点被吹了一个趔趄，我小声嘀咕了
一声“原来是风啊”。

可这时窗外又传来了更多“刺
啦刺啦”的声音，像是金属利器在
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我来到窗
前，顺着声音朝下望去，原来是社
区的志愿者在清理积雪。昏黄的
灯光下，志愿者们有的拿着铁锹铲
雪，有的拿着扫把扫雪，还有的在
用力敲路面的坚冰……一时间，铁
锹铲雪声、扫把扫雪声、碰撞声编
织出一曲和谐美妙的乐章。

难怪这几天虽然一直在下雪，

但我清早出门时街道上一点积雪
也没有，原来这些都是社区志愿者
的功劳。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赶忙拿出
家里的扫雪工具，下楼加入到他们
的队伍。

一个小时过去了，积雪都被清
理到路边的草地，看着眼前干净的
地面，我们相视而笑。

我回到书桌前继续我的作
业，窗外恢复了宁静，我畅想
着，明天当人们迎着朝霞走在
干净的街道上时，脸上定会露
出开心的微笑。

■ 北京市人大附中分校初三（7）班 杨涌玉

一张铺开的白宣纸，几支粗细不一的毛笔，一个盛有不同颜
料的调色盘，一个黑色的砚台，一桶清水，便是我创作国画的天
地。

我手捏住笔，在清水中涮了涮，蘸上颜料，屏住气，伴随着纸
与笔摩擦的沙沙声，一气呵成，一条笔直的荷花茎跃然纸上。笔
在纸上灵动地滑行，时而尖锋直行，时而侧锋圆转。看到如此顺
利的进展，我心中暗喜。

然而，失误不请自来。正当我欲抬起笔，想要休息一会时，
一滴淡墨顺着笔尖，不经意间砸在了荷叶上，发出啪的一声。此
声虽微，却十分刺耳；此污点虽小，却极其刺眼。眼看此画要毁
于一旦。我两眼只盯着黑点，将笔放下，感到全身无力。我望向
窗外，突然间，我看到了一只飞舞着的蜻蜓。“对呀！”我脑中灵光
一闪。别具匠心不仅是创造性，更是要改变角度，绝境逢生。我
深吸一口气，拿出一根细毛笔，蘸满墨汁，在黑点旁修饰起来。
我的视线紧随着笔尖，生怕再一个失误。加上细长的躯干，薄翅
膀，最后在黑点上描画几下，一只蜻蜓跃然纸上，其翅膀微微上
扬，佁然不动，好似荷叶上有微风拂过。

伴随着最后几笔落款的沙沙声，一幅荷塘景象的画便大功
告成了。毛笔原本洁白的笔头，已被染上绿色，红色，黑色；调色
盘中颜料所剩无几，每格中都有着明显为使笔浸透颜料而摩擦
的痕迹；桶中的水已不再清澈。我抹掉一把汗，将这幅画挂了起
来，有了蜻蜓的衬托，对比往日的作品，又生动了许多。我正要
长吁一口气，却看到了另一个可怕的失误：落款中的荷写错了。
堂堂国画者，落款错字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然而毛笔字不是可以
用橡皮擦掉的，我一筹莫展。看着趴在荷叶上的蜻蜓，我又一闪
灵光。我拿出一支粗笔，用墨盖去落款，将其修饰成了一条鱼，
并在另外一处落款。

指导教师：北京学易语文培训学校 鞠卓华

一只蜻蜓跃然纸上，其翅膀微微上扬，佁

然不动，好似荷叶上有微风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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